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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煦 的 阳 光 下 ，游 人 三 三 两 两
坐在河边桌前，泡一壶新茶，吃着年
糕 、药 膳 酥 、豆 腐 花 等 风 味 小 吃 ，嚼
着 嘎 嘣 脆 的 萝 卜 干 ，悠 闲 地 品 味 美
食 ，也 享 受 着 静 好 时 光 。 鱼 米 之 乡
当出美酒，不时地见到酒坛，嗅到了

“无锡老酒”飘溢的芬芳。正如古诗
云 ：“ 天 知 早 稻 上 场 来 ，故 放 晴 光 日
日 开 。 老 酒 深 缸 软 草 铺 ，与 君 同 把
太平杯。”

我找间小屋，临窗而坐，点上几

道特色佳肴，喝一口地产酒，便开始
追寻风的足迹，来一段心灵的徜徉。
记得有句诗是这样称赞荡口的：“询
是水乡风味好，银鱼如雪细如针。”说
的是银鱼味道鲜美，既然来到这里，
怎能不尝尝？一打听，才知眼下是禁
捕期，不免有点遗憾。可色泽金黄的

“ 走 油 肉 ”断 不 可 少 ，这 肉 历 经 开 水
煮 、过 油 炸 ，几 次 高 温 后 ，油 自 然 就

“ 走 ”了 ，只 剩 下 肉 的 醇 香 。 一 口 下
去，酥而不腻，满口盈香，轻易地捕获

了味蕾，禁不住连吃几块。古镇别有
一番好滋味。

“东南巨浸首鹅湖，绝妙烟波万
叠图。云外青山遥映带，风光得似邑
西无。”穿镇而过的清澈湖水，经年不
息流淌，古镇人须臾不离左右。荡口
因水而兴起，水因人而深厚，人与水
和谐共生，生生不息，浓浓水乡情绵
绵流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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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一年的夏天，我到了遥远的西
宁，那时的西宁城不大。到达目的地青
海第一机床厂已是郊外，工厂四周的
油菜花和小麦都长得齐胸高。工作之
余我和同伴商量去看一看青海湖。那
时节还没有什么旅游的概念，更没有
旅游服务行业。想去哪里都是自己选
地方。地图上从西宁到格尔木的铁路
途经一个叫哈尔盖的地方，正好在青
海湖的边上离西宁不远，而且在西行
列车到达之后几小时就有一列返回西
宁 的 列 车 。 用 当 今 的 行 话 可 以 称 为

“私人定制”。
清早，我们登上了西行的火车。和

周围的旅客聊天，目的地多是刚察、天
峻、德令哈这些陌生的地名。车到哈尔
盖只有我们俩人下了车。出了车站就
望见了“海子”，即西北人所说的湖泊。
没有太阳，没有风，湖面一望无际，一阵
阵细浪拍打着没有植被的湖岸。三年
经济困难时期我曾经吃到过内蒙古草
原的黄羊和青海湖的湟鱼。因为青海
人不爱吃鱼，所以在艰难时可以向东部
同胞授之以鱼。

从湖边折回向北走，天幕低垂，草
原空旷。走了一段路，见到一位牧羊
人，是一个藏族小伙，黝黑的脸庞，暗红
的双颊，呆呆地坐在帐篷里。所谓帐
篷，不同于蒙古包，也不同于哈萨克人
的毡房。只是一块牛毛织成类似粗毯
子的织物，用树枝撑在地面。迎风的一
面是斜的，另一面则垂到地面。小伙子
不善言谈，能说一点汉语，大部分交谈
只以腼腆的微笑作答。

见识了青海湖，见识了湖边的风
景，心中生出莫名的惆怅。看风景是为
了追求外在的世界，而这些感观反哺精
神世界，升华成思想，可以赏心悦目，也
可以落寞孤寂，甚至失去自我。我离开
青海湖一年之后，一个叫海子的诗人来
到青海湖，继续前行到德令哈。他追随
一位单相思的姐姐。为的是向姐姐倾
诉《今 夜 ，我 在 德 令 哈》，结 果 铩 羽 而
归。悲愤不已的诗人送给天下人一个
祝福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，一年后在
自己生日那天卧轨自杀。在德令哈这
个爱情圣地的感召下，十九岁的单亲爸
爸 刀 郎 也 来 朝 圣 ，写 下 了《德 令 哈 一
夜》。确实，他只待了一夜就走了。他
说现实的感觉和心中的憧憬差距太大
了，于是回到凡间唱歌谋生去了。

青海湖面烟波浩渺，天幕低垂，仿
佛是天堂的入口。草原上的牧羊小伙
继承着祖祖辈辈的传统，过着世俗的生
活。子末丑初，天上又掉下来一个牧羊
人，不在青海湖，在新疆的可可托海。
牧羊人遇到带着两个小孩的养蜂女，在
凄风冷雨中二人相濡以沫，酿爱成蜜，
欲携手终生。但是养蜂女在一个雨夜
跑到了伊犁。这个故事又感动了一位
歌手。春节里，大街小巷传唱着《可可
托海的牧羊人》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。

张光宇

旅行贴士

那一天我在哈尔盖

我对江南水乡情有独钟，时
常动心起念，此行目的地是无锡
荡口古镇。荡口虽不在“江南六
大古镇”之列，却素有“小苏州”
“银荡口”之美誉。

一 进 古 镇 大 门 ，一 面 水 映 入 眼
帘。几条河宽宽窄窄，纵横交错，恰似
一 根 粗 细 不 匀 的 绳 ，把 屋 舍 啜 连 起
来，一股浓郁的水乡情调荡漾开去。

这里地处滚滚长江和浩淼太湖
的怀抱，河道纵横，湖荡密布，其中有
块宝玉似的水面称为鹅湖。鹅湖古称
濠湖，因其形似鹅肫，俗称鹅肫荡，又
称鹅真荡。古镇东枕鹅肫荡，故名荡
口。注入鹅湖的伯渎河西通京杭大运
河，而伯渎河是三千多年前吴国君主
泰伯带领先民开挖的江南第一条运
河。望虞河穿鹅湖而过，北接长江，南
贯太湖。由此看来，整个荡口自古就
是一座“水码头”。

古镇没有熙攘的人流，没有吆喝
声和喧闹场景。我很喜欢这种恬静，
正适合细细品味，任悠闲的光阴慢慢
流淌。

河边的 老 柳 树 ，从 鼓 起 新 芽 那
一 刻 起 ，即 以 水 为 镜 ，扭 动 着 腰 肢 ，
模 样 一 天 天 变 得 俏 丽 起 来 ，不 知 不
觉已满身绿装。郁郁葱葱的柳树，映
衬 着 粉 墙 黛 瓦 花 格 窗 ，犹 如 一 幅 意
境优美的画。

有河就有桥。桥有石拱桥、直桥、
廊 桥 ，也 有 单 孔 桥 、多 孔 桥 ，各 显 风
姿。桥像绳上一个个结，既把两岸扣
在一起，又装点着古镇。有河的地方
自然少不了船，船和水是水乡不可或

缺的元素。“浣女捶衣河滩头，客船停
于屋檐下。”小船或来往穿梭，或停在
屋下。最精巧的要算小划子船了，两
头尖尖，窄如白条鱼，小巧玲珑。我的
家乡也有这船，年少时曾玩耍过，一
不小心，就会底朝天。

我登上一条乌篷船。艄公咿咿哑
哑摇着撸，伴着哗哗的水声，用吴侬
软语哼唱起当地的民歌。虽不能完全
听懂，但悠悠的曲调正合我悠悠的闲
情。枕河的民居、驳岸的堤埠、红红的
灯笼、一树树花开，打眼前一一呈现。
水波摇晃着小舟，也摇晃着景致，水
的气息阵阵扑面，仿佛整个身子被水
浸润着。

上岸，漫步在石板铺就的老街，
店招飘展，各式工艺品琳琅满目。飞
檐翘角、女儿墙、木板门、铜锈锁，无
不荡漾着悠悠古韵，依稀就是梦中的
江南。

粗壮的爬山虎爬满了白色院墙，
嫩叶碧绿，冬去春来，不知在此守候
多少载，想来知道一些久远的故事。
事实上，故事也能从二十来座桥的名
中窥探一二，因桥名是古镇留下的记
号，演绎着千百年的烟火气。诸如卖
鸡桥、卖鱼桥，可以想象当年镇上人
摆 摊 卖 鸡 卖 蛋 、卖 鱼 卖 虾 的 热 闹 场
景。耕读桥刻录了一段历史，透出原
汁原味生活。明朝初年，江南名士华
贞固来到此地，带领族人边耕种边读

书，把一片湖荡荒芜之地变成了膏腴
鱼米之乡。

一曲悠扬的音乐随风飘来，在小
巷中尤为空灵悦耳。我辨不出是何
种乐器。循声而去，只见一妙龄女子
穿 一 袭 旗 袍 ，正 在 吹 陶 笛 。“ 东 风 著
意，先上小桃枝。”店铺旁一株桃树，
在春风的撩拨下，花噗地绽放，露出
甜蜜的笑容，这柔媚也映在吹笛人脸
上。昨夜的丝丝春雨还沾在桃花上，
一抹抹红似在洇染，或深红或粉红，
或浅红或粉白，少了份妖冶，多了份
温婉，一如吹笛女子。我不禁想起，
此地不仅是吴文化的核心地，民歌民
谣 源 远 流 长 ；也 是 委 婉 动 听 锡 剧 故
里。难怪古镇飘荡的歌声那么纯美。

荡口是人民音乐家、作曲家王莘
诞生地。踏进王莘故居，陈设较为简
陋 。 王 莘 自 幼 受 到 民 间 音 乐 的 薰
陶 。 1950 年 国 庆 节 前 夕 ，他 创 作 了

《歌唱祖国》，很快传遍祖国大地，成
为亿万人民久唱不衰的经典，获得了
中国音协“金钟奖”终身成就奖。走
进纪念馆，屏幕墙上滚动播放着各种
版本的《歌唱祖国》，都是那么优美动
听充满无限感染力。因为这首歌凝
结 了 爱 国 之 声 、人 民 之 心 、民 族 之
魂。“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胜利歌声多
么响亮。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，从今
走向繁荣富强……”歌声在回荡，我
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，衷心祝愿我
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！

古镇钟灵毓秀、人杰地灵，礼让、
孝义之风代代相传，尤其把“孝”衍化
为“义”。眼前是“江南第一义庄”——
华氏老义庄。义庄是古代由某一姓氏
家 族 创 办 的 慈 善 机 构 ，一 般 建 在 乡
村、集镇。由南向北依此为隔河照壁、
码头、八字照壁、门厅、轿厅、正厅和
后厅，规模较大。轿厅与正厅之间设

东西两厢；正厅系楠木结构，取名诒
谷堂，“诒”是赠送、给予的意思，“谷”
泛指一切谷物粮食，“诒谷”即赠送粮
食之意，从中可以看出义庄创立的初
衷和主要功能。里面陈列的实物和
照片讲述着如烟往事，早在明初，这
里就设立义仓，赈灾扶贫，尓后在各
地 又 置 义 田 、办 义 学 、赈 乡 亲 。 以

“ 义 ”为 核 心 的 家 规 民 风 ，铸 就 了 华
家一族的魂，熏陶着每个人，孕育出
一位位杰出人物。先后走出了铜版
活 字 印 刷 家 华 燧 ，“ 数 学 双 星 ”华 蘅
芳 、华 世 芳 兄 弟 ，漫 画 家 华 君 武 ，琵
琶艺术家华秋苹……我顿时感到，书
香翰墨和孝义浸染的人文气息在古
镇弥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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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河人家


